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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向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扎实推进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已成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夯实国家现代化根基的必然选择与重大任务。
 

长期以来,
 

以工程投入为主的传统乡村建设模式难以破解乡村资源

闲置、
 

产业造血不足、
 

治理效能不高、
 

可持续发展能力薄弱等现实困境,
 

乡村发展亟需实现从“建好”到“用好、
 

管

好、
 

运营好”的思维转换。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常态化运营经验,
 

探索乡村运营与空间重构推动乡村现代化的实现

路径,
 

通过梳理乡村运营的理念来源与实践过程,
 

剖析乡村空间重构的理论基础,
 

搭建以乡村运营为动力、
 

空间重

构为载体的乡村现代化认知逻辑,
 

深入解析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内涵,
 

从产业、
 

生活、
 

文化、
 

生态、
 

治理、
 

空间组织

6个方面,
 

探索多主体、
 

多尺度、
 

系统化的中国式乡村现代化路径体系。
 

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生产关系的

重塑与空间功能结构的重组,
 

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乡村资源价值的增值转化,
 

形成以农民为主的利益协同与治理共

同体,
 

在流变的空间秩序中守护不变的乡土根基,
 

由外在推动到内在生长,
 

真正释放乡村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
 

为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提供切实的理论支撑和路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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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majornational
 

strategic
 

imperative
 

of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steady
 

promotion
 

of
 

Chinese
 

rural
 

modernization
 

has
 

been
 

regarded
 

as
 

an
 

inevitable
 

choice
 

and
 

a
 

major
 

task
 

for
 

realiz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s
 

of
 

national
 

modernization.
 

For
 

a
 

long
 

period,
 

the
 

traditional
 

rural
 

construction
 

model,
 

characterized
 

by
 

engi-

neering-oriented
 

inputs,
 

has
 

struggled
 

to
 

address
 

persistent
 

challenges
 

such
 

as
 

idle
 

rural
 

resources,
 

insuffi-

cient
 

endogenous
 

industrial
 

capacity,
 

limited
 

governance
 

efficiency,
 

and
 

weak
 

sustainability.
 

Consequent-

ly,
 

rural
 

development
 

urgently
 

requires
 

a
 

shift
 

in
 

development
 

thinking,
 

from
 

merely
 

“building
 

well”
 

toward
 

“using
 

well,
 

managing
 

well,
 

and
 

operating
 

well”.
 

Drawing
 

upon
 

the
 

institutionalized
 

operational
 

experience
 

of
 

the
 

“Thousand
 

Villages
 

Demonstration
 

and
 

Ten
 

Thousand
 

Villages
 

Renovation
 

Project”
 

(the
 

Ten
 

Million
 

Project),
 

the
 

pathway
 

to
 

rural
 

modernization
 

driven
 

by
 

rural
 

operation
 

and
 

spatial
 

restructu-

ring
 

was
 

explored.
 

The
 

conceptual
 

origins
 

and
 

practical
 

evolution
 

of
 

rural
 

operation
 

were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an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were
 

analyzed.
 

Based
 

on
 

this,
 

a
 

cognitive
 

framework
 

of
 

rural
 

modernization
 

was
 

constructed,
 

in
 

which
 

rural
 

operation
 

served
 

as
 

the
 

driving
 

force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functioned
 

as
 

the
 

structural
 

carrier.
 

The
 

connotations
 

of
 

Chinese
 

rural
 

mod-

ernization
 

were
 

further
 

examined,
 

and
 

a
 

multi-actor,
 

multi-scalar,
 

and
 

systematic
 

pathway
 

framework
 

was
 

developed
 

across
 

six
 

dimensions:
 

industry,
 

living
 

conditions,
 

culture,
 

ecology,
 

governance,
 

and
 

spatial
 

organization.
 

The
 

key
 

to
 

Chinese
 

rural
 

modernization
 

lies
 

in
 

the
 

reconfiguration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the
 

reorganization
 

of
 

spatial-functional
 

structures.
 

Through
 

market
 

mechanisms,
 

the
 

value
 

of
 

rural
 

resources
 

is
 

enhanced
 

and
 

transformed,
 

whereby
 

fostering
 

a
 

farmer-centered
 

community
 

of
 

shared
 

interests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Within
 

a
 

dynamic
 

spatial
 

order,
 

enduring
 

rural
 

foundations
 

were
 

preserved,
 

and
 

a
 

transition
 

from
 

externally
 

driven
 

intervention
 

to
 

internally
 

generated
 

growth
 

was
 

facilitated.
 

In
 

this
 

way,
 

the
 

endogenous
 

vitality
 

of
 

high-quality
 

rural
 

development
 

was
 

released,
 

providing
 

substantive
 

theo-

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Chinese
 

rural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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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中国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重大战略持续推进,
 

城乡要素流动的制度性壁垒逐步得以改善,
 

乡

村地域的基础设施得到系统性升级,
 

以高速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向乡村深度渗透,
 

促进资

本、
 

人力、
 

知识与文化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加速流动,
 

不断重构城乡空间和发展方式[1]。
 

在此背景下,
 

城乡关

系从隔离、
 

分离逐步转向融合,
 

推动乡村空间从传统生产生活载体向城乡融合发展转型,
 

成为保障粮食安

全与生态安全、
 

传承农耕文明、
 

夯实国家发展根基、
 

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支撑[2]。
 

统筹优化乡村国土空间

布局,
 

顺应人口变化趋势,
 

科学配置公共资源,
 

推动乡村地域协同发展,
 

为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提供坚实空

间支撑[3]。
 

然而,
 

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深层矛盾,
 

以及乡村内部人口收缩、
 

资源闲置、
 

功能衰退等现实

困境,
 

使乡村空间潜在价值难以得到充分释放[4]。
 

与此同时,
 

城乡要素市场双向流动加速,
 

消费需求迭代

升级,
 

乡村空间中所蕴含的生态资源、
 

文化遗存、
 

闲置资产等正逐步显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发展资本。
 

因

此,
 

转变乡村发展理念,
 

通过市场化手段盘活乡村空间存量资源,
 

激活内生动力,
 

从以建设为重心向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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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为核心转变,
 

成为当前乡村现代化转型发展的重要路径。

乡村运营重点在于以乡村空间为载体,
 

通过整合本土生态、
 

文化、
 

产业等资源要素,
 

重构空间的复合

功能与运营价值,
 

实现乡村从传统场域向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活力空间转型[5]。
 

随着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的

加快,
 

乡村空间供给与乡村运营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一方面,
 

传统乡村空间以居住和农业生产为主

导,
 

功能单一、
 

布局分散,
 

难以实现和发展文旅融合、
 

康养休闲等多元化运营业态;
 

另一方面,
 

闲置农房、
 

低效建设用地等存量资源因产权模糊、
 

整合不足,
 

无法有效对接市场化运营主体,
 

乡村发展目标间的空间

权衡矛盾、
 

空间收益分配不均衡、
 

产业发展空间受限等问题,
 

成为乡村空间治理的现实难题[6]。
 

上述问题

严重制约了乡村运营的落地效率与增值潜力,
 

亟需通过空间重构优化资源配置,
 

提升乡村空间对现代运营

模式的适配能力。
 

以乡村运营为导向推进乡村空间重构,
 

不仅实现资源、
 

产业的合理配置和有效管理,
 

推

动空间结构的持续优化,
 

更通过空间权属的清晰化与空间权益的均衡化,
 

加快乡村空间治理的现代化。

当前,
 

国内外学者围绕乡村运营[7]、
 

空间重构[8]开展了大量的理论探索与实证分析,
 

但针对两者内在

逻辑关系的系统性研究仍有待深化,
 

乡村运营如何引导空间重构、
 

空间重构如何支撑乡村运营的互动机制

尚不清晰,
 

乡村运营与空间重构推动乡村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有待进一步探索。
 

因此,
 

面向中国式乡村现代

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需求,
 

本研究通过梳理乡村运营的理念来源与实践过程,
 

剖析乡村空间重构的理

论基础与主要内容,
 

深入解读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探索以乡村运营与空间重构为核心的中国式

乡村现代化路径,
 

以期为乡村全面振兴、
 

城乡融合发展研究与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1 理论框架

1.1 乡村运营的理念与实践演进

运营管理的概念最早起源于工业革命时期对生产流程和组织效率的关注,
 

并随着服务业与市场需求的

发展,
 

逐渐拓展到价值产生的系统性和效率、
 

质量与顾客需求的权衡,
 

形成了从管理整个生产系统到经营

非制造组织与价值创造系统的集成体系[9-10]。
 

在传统管理学领域,
 

运营管理主要是指对企业或组织内部流

程的优化,
 

通过质量管理、
 

数据决策、
 

供应链协同等现代管理理念为生产和服务过程进行价值增值。
 

20世

纪70-90年代,
 

全球化与城市间竞争加剧,
 

政府尝试将运营管理逻辑引入到复杂的城市系统中,
 

在充分的

外部竞争环境和产权明晰的内部责任机制下开展城市经营[11]。
 

地方政府以公司制形式整合区域或者城市

范围内各种资源[12],
 

通过土地使用权、
 

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和城市形象的市场化运作,
 

提升整体竞争

力,
 

实现资产保值增值。
 

运营理念开始从私营企业跨界渗透至地方发展尺度,
 

关注地方发展规律下的产业、
 

服务、
 

人口与空间经营策略[13],
 

强调效益最大化在区域经济发展与维护公共利益中的应用。

近年来,
 

国家积极推动统筹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和隔离状态逐渐消除,
 

为城市运营模式向乡

村延伸提供了现实条件。
 

一方面,
 

快速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导致城市建设用地紧缺、
 

土地财政边际效应下降,
 

以“增减挂钩”[14]为代表的城乡用地统筹政策应运而生,
 

“经营土地”战略在以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为核心的

新场景发生作用[15];
 

另一方面,
 

城乡融合发展、
 

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推动国家项目、
 

财政资金

和制度资源加速向乡村下沉[16],
 

城市工商业资本敏锐捕捉到以土地资源为主的农村资源升值空间,
 

以及农

村居民对现代生活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大量涌向农村进行土地流转、
 

产业经营和新农村建设,
 

形成“项目进

村”[17]和“资本下乡”[18]的要素流动新格局。
 

这些经营逻辑和外来资本基本延续了“经营城市”的核心内涵,
 

率先影响乡镇企业和农业产业组织的发展,
 

介入政府主导的各类乡村建设工程以及市场主导的乡村空间旅

游开发模式。
 

下乡资本与政府构成新型政企关系,
 

合作完成对村庄的“经营”和“再造”,
 

推动乡村市场生产

体系、
 

生活方式和治理结构发展的同时,
 

捕获国家项目配套和政策惠农资金中的利润。
 

政府借助涉农项目

鼓励工商企业主动进行配套建设,
 

使项目向企业经营的地域集中和整合[19]。
 

企业和乡村的关系日益紧密,
 

通过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整合组建股份制企业,
 

对土地进行统一整理和开发。
 

鼓励农户采取土地入股等合

作方式进行农业产业的规模经营,
 

帮助其对接外部市场,
 

从而推动现代农业的形成和发展。
 

此类“经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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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更多是地方政府依靠项目专项资金经营起来的产业,
 

能满足政府意志和利益[20],
 

而实践中存在供需脱

嵌、
 

下乡资源被资本攫取、
 

农民主体地位丧失、
 

村级治理能力弱化等问题[21]。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
 

政府更注重在乡村资源资产的产权边界内,
 

发挥市场机制在农业农村要素配

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积极引入外部主体参与农业生产与乡村管理,
 

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多元市场经营

主体的广泛合作,
 

整合各类集体资产,
 

完善基础建设与整治改造[22]。
 

村干部与乡村能人作为自主的经营

者,
 

将现代企业管理办法与乡土社会特质相结合,
 

通过经营好进村项目、
 

维护“有为集体”的角色性质来实

现治理目标[23]。
 

然而,
 

无论是以基层政府和政企关系为主的外源式经营,
 

还是以村干部与乡村能人为主的

内源式经营,
 

都是以项目为主导的土地经营和增量建设,
 

初步的资源开发和建设投入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乡

村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而且,
 

作为运营管理理念在地方尺度的运用,
 

经营村庄与经营城市在体量、
 

资源

调动能力上差距过大,
 

农村集体所有制与粮食安全需求严格限制着土地经营模式,
 

外来资本捕获短期价值

后倾向于主动撤出,
 

难以构建长期稳定的治理与收益机制,
 

乡村普遍面临建设开发后的村级债务、
 

组织松

散、
 

资源闲置和运行乏力等困难,
 

亟需将闲置资产转化为持续收益。

在此背景下,
 

乡村振兴实践转向更精细、
 

长效的运营方式,
 

乡村经营的范畴从闲置资产、
 

集体经济、
 

乡

村环境等基础建设,
 

扩展到组织、
 

服务、
 

人才和品牌等体系的搭建。
 

首先,
 

乡村多元的产业形态和价值开发

得到重视,
 

文旅、
 

电商和数字治理等新型业态成为运营理念的切入口,
 

相关从业者通过重塑现代乡村产业

的价值逻辑和行动框架,
 

实现整村或片区的资源资产增值并带动强村富民[24-26];
 

其次,
 

城乡文化与生活方

式融合更加深入,
 

城市基础服务网络不断向乡村地域覆盖,
 

多元主体共创共建现代化乡村[27]。
 

乡村运营的

社会效果更具综合性和整体性,
 

除了考虑获得集体盈利、
 

增加农民收入之外,
 

还要化解村民、
 

返乡者和入

乡主体之间的矛盾[28],
 

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运营平台,
 

进行乡村空间生产与共同体营造[29]。
 

因此,
 

乡

村运营是乡村经营日趋完善的新阶段。
 

2017年,
 

杭州市临安区首次提出“村落景区”和“村落景区运营”概
念,

 

尝试引入专业运营商来进行乡村文旅资源整合与市场营销,
 

初步形成“政府定规则、
 

运营商主导、
 

村集

体协同”的整村运营框架。
 

2021年以来,
 

“千万工程”迈入“千村未来、
 

万村共富”的新阶段,
 

乡村运营成为缩

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创新路径。
 

地方政府相继出台多项支持政策,
 

并对乡村运营的定义、
 

要求、
 

考

核等方面作出规定和指导[30]。
 

湖州市安吉县发布《关于支持全域乡村运营的若干政策意见(试行)》,
 

明确了

运营主体、
 

利益联结机制和金融支持制度等政策扶持办法;
 

嘉兴市围绕《嘉兴市和美乡村运营“双百双十”

行动方案(2024-2027年)》开展乡村运营重点村、
 

示范村、
 

运营团队和金牌运营师培育等工作,
 

旨在形成

具有示范效应的全域乡村运营模式;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关于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因地制宜推进乡

村运营的指导意见》,
 

以乡村片区组团发展为路径,
 

引育乡村运营主体与运营人才,
 

搭建“业态融合、
 

多元

赋能、
 

价值转化、
 

利益联结”的全域乡村运营体系,
 

为全国各地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提供了具体参考。

1.2 乡村运营的定义与核心内容

乡村运营是以经营村庄理念为指引,
 

运用市场化、
 

专业化和系统化手段,
 

对乡村资产资源进行整合、
 

优化配置和运营,
 

实现乡村发展和价值增值,
 

推动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行动[30],
 

其核心在于面向市场,
 

促

进城乡互动,
 

通过多主体协同激活乡村地域系统的多元价值,
 

将建设成果和存量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产业

功能、
 

服务供给与集体收益,
 

构建“规划—建设—经营—治理”一体化的乡村运营体制机制,
 

提升内生造血

能力,
 

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与乡村全面振兴。
 

据此,
 

本研究认为乡村运营的实践体系主要由运营目的、
 

运

营原则、
 

运营主体、
 

运营对象、
 

运营过程5个方面构成(图1)。

乡村运营的根本目的在于破解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诸多难题,
 

应对乡村产业乏力、
 

资源利用效率偏低

和发展后劲不足等现实问题,
 

通过构建持续运转的组织体系与市场连接机制,
 

使乡村资源资产能够稳定发

挥功能并持续创造价值。
 

面向未来,
 

乡村运营的核心目的是回应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
 

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的时代需要,
 

提升乡村系统运行效率和价值实现能力,
 

以利益联结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壮大和农民收

入增长,
 

为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提供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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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乡村运营理念与实践内容

乡村运营的原则需坚持系统思维,
 

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
 

促进城乡融合与要素统筹,
 

全局

谋划乡村建设更新与运营时序,
 

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的生态空间;
 

坚持以村民为主体,
 

充分尊重村民意愿,
 

保障村民在运营中的参与权、
 

决策权与监督权,
 

维护村集体和村民根本利益,
 

调动其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

性;
 

坚持因地制宜,
 

立足乡村资源禀赋、
 

产业基础与文化特色,
 

分类分阶段推进乡村运营,
 

以市场为导向打

造核心IP、
 

发展差异化产业;
 

坚持生态优先,
 

践行“两山”理念,
 

注重发展新质生产力,
 

把生态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
 

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坚持多方共赢,
 

建立村集体、
 

村民、
 

第三方主体等多方共赢利益联

结机制,
 

推动多元主体跨界合作、
 

共创共享,
 

实现优势互补与增收共富。
乡村运营是多元行动者围绕乡村资源价值增值达成共识,

 

形成的权责清晰、
 

利益联结的共同体形

式[18],
 

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主体:
 

政府部门是乡村运营的推动者,
 

承担引导和规范的职能,
 

为运营活动提

供制度赋能和服务支持;
 

运营商作为乡村运营的核心行动者,
 

承担发展规划、
 

招商投资、
 

产品开发、
 

市

场营销和综合管理等职能,
 

提升乡村运营过程的专业化水平,
 

包括专业运营公司、
 

国资平台、
 

联合运营

组织、
 

职业经理人等主体;
 

投资商是资本投入和项目实施的具体力量,
 

按照运营条件和自身需求开展项

目投资,
 

围绕整体运营框架优化村落产业规模和结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其主导的联合组织(镇村联

合、
 

村村联合、
 

村企联合等)是集体资产产权代表,
 

承担乡村运营的顶层设计、
 

资源统筹、
 

政策对接等职

责,
 

协助并保障运营工作的顺利开展;
 

村民则是乡村运营的根本权利主体和受益主体,
 

通过就业、
 

投资、
 

资产收益分配等多种方式嵌入运营体系;
 

此外,
 

还有技术专家、
 

公益组织、
 

乡贤组织、
 

高校机构、
 

供销社

等其他组织,
 

对各运营主体进行指导和交流,
 

通过提供对策建议和经验总结,
 

提升乡村运营实践的可持

续性与可推广性。
乡村运营的对象不仅包含各类资源资产本身,

 

还包括其价值生产、
 

转化、
 

增值与使用的全过程机

制。
 

一方面,
 

乡村运营通过盘活和利用一切可运营的资源性资产、
 

经营性资产、
 

非经营性资产,
 

以及其

他有形和无形资产,
 

激发要素效能推动经济层面的价值增值;
 

另一方面,
 

乡村运营依托农村集体经济和

利益分配机制,
 

将运营收益转化为持续的公共服务供给、
 

基础设施维护、
 

公共治理投入,
 

搭建社会联结

下的乡村价值循环与再生产模式;
 

最后,
 

乡村运营的对象逐渐呈现片区组团化的趋势,
 

通过镇村组团、
 

多村组团促进片区协同发展和规模效应,
 

实现乡村发展要素的全面整合与高效利用,
 

缩小城乡与区域差

距,
 

迈向共同富裕[31]。
乡村运营的过程,

 

本质上是乡村运行状态的阶段性变化,
 

遵守“体系构建—要素激活—功能转化—市

场输出—价值再生产”的逻辑。
 

在体系构建阶段,
 

需搭建开放的政策环境,
 

招引运营团队、
 

培育运营人才,
 

通过运营前置、
 

以商引商的方式推动乡村运营体系的形成,
 

为运营工作奠定组织前提;
 

在要素激活阶段,
 

5第4期      
 

 杨忍,
 

等:
 

乡村运营与空间重构:
 

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新路径



对乡村资源进行调查摸底与动态评估,
 

将分散要素整合为权属明确、
 

可组织调配的资产组合,
 

通过做优增

量、
 

盘活存量,
 

为运营开发筑牢空间要素根基;
 

在功能转化阶段,
 

需将要素转化为具体业态、
 

服务体系和空

间功能,
 

重构城乡融合型生产关系、
 

创新多层次产品生态体系,
 

全面提升运营供给能力;
 

在市场输出阶段,
 

着重IP塑造、
 

网络营销与渠道对接,
 

通过嵌入区域市场网络形成稳定的商业模式和品牌效应,
 

实现整体价

值转化与增值;
 

在价值再生产阶段,
 

设计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持续优化生产结构和运营效率,
 

围绕公共

服务、
 

正向激励、
 

集体共富营造新的生活观念,
 

实现乡村运营系统的价值再生产。

1.3 乡村空间重构理论

在全球化、
 

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的推动下,
 

乡村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不断变化,
 

地域功能与人地关

系日益复杂,
 

转型与重构成为研究乡村发展的重要议题[32-33]。
 

乡村空间重构作为乡村重构的核心内容,
 

是在内外驱动力作用下乡村地域系统空间要素的持续变化与重组,
 

包括应对全球影响和城乡关系变化

的作用反馈,
 

以及满足未来发展预设的主动重构[34]。
 

随着乡村发展理论从农业生产主义向后生产主义、
 

多功能主义和可持续发展演变[35],
 

国内对于乡村空间的解释已由单纯生产性空间向后生产性空间或多

功能性空间转型[36-37],
 

研究重点涉及土地利用与聚落形态变化、
 

功能体系重组、
 

生态空间格局优化、
 

社

会关系与文化空间重构,
 

以及治理结构调整等问题,
 

以揭示乡村空间重构的过程特征、
 

影响机制、
 

行动

路径与规划策略[38-39]。
 

在此背景下,
 

乡村空间重构主要包括物质空间、
 

社会空间、
 

文化空间以及村镇体

系空间的重构(图2)。
 

物质空间是实体的地理环境,
 

是承载生产、
 

生活、
 

生态功能的现实场所,
 

通过改造

物质要素重构乡村空间格局与地域功能,
 

并影响乡村社会经济转型[40];
 

社会空间是在物质基础上的非

实体构造,
 

不仅反映着乡村各类社会经济行为及其存在的社会环境,
 

更是社会关系和实践的产物[41],
 

体

现生产方式、
 

组织治理与权力秩序的变迁;
 

文化空间更具有象征意义,
 

是乡土文化、
 

价值观念、
 

制度规

范与身份认同的地方表征,
 

渗透于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之中,
 

对空间利用逻辑和社会实践方向产生深刻

影响[42];
 

此外,
 

乡村空间重构还嵌入城乡统筹、
 

等级分明的村镇体系空间,
 

关系到乡村聚落之间的等级

功能重组与有效衔接,
 

驱动乡村空间从内部形态调整走向片区协同与结构网络重组[43]。

图2 乡村空间重构的内涵

1.4 乡村运营与空间重构的现代化逻辑

我国正处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
 

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亟需加快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

核心的乡村现代化进程,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44]。
 

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指

引,
 

深刻理解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和平发展的科学内涵,
 

遵循乡土社会演变的内在规律,
 

立足于“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
 

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
 

农村发展不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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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问题,
 

实现乡村产业、
 

文化、
 

生态、
 

组织和人才全面振兴的特色发展道路[3,
 

45]。
 

本研究认为,
 

中国式乡

村现代化是以农业为基、
 

百业俱兴的现代化,
 

通过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促进农业多功能与全产业链开发,
 

建设农业强国[46];
 

是集体所有、
 

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坚持巩固和完善农

村基本经营制度,
 

通过盘活闲置资源,
 

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完善公平分享产业发展收益机制,
 

带

动农民增收致富[47];
 

是城乡融合、
 

共建共享的现代化,
 

通过县域统筹优化村镇布局,
 

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

动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实现城乡功能互补与资源共享;
 

是乡风文明、
 

三治融合的现代化,
 

坚持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相协调,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传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
 

建成自治、
 

法治、
 

德治相

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48];
 

是生态文明、
 

绿色发展的现代化,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
 

强化农

业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系统治理,
 

发展生态农业与绿色经济,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具体涵盖乡村

产业现代化、
 

农民生活现代化、
 

乡村文化现代化、
 

乡村生态现代化和乡村治理现代化5个方面,
 

共同推动

农业全面升级、
 

农村全面进步、
 

农民全面发展[49]。
 

从乡村建设到乡村现代化,
 

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取

得积极进展,
 

但仍面临重投入轻运营、
 

产加销脱节、
 

集体经济薄弱、
 

人才短缺等问题。
 

为此,
 

以创新乡村运

营支撑农业农村内涵式发展成为乡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通过构建高效的现代化乡村运营体系,
 

强化乡村

资源整合、
 

主体培育、
 

服务创新、
 

品牌赋能、
 

价值增值和利益联结能力,
 

高质量推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

展。
 

以运营为核心串联乡村产业发展、
 

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
 

推动集体经济与公共治理良性互动,
 

为实现

美丽乡村建设投入与产出的持续循环提供新动力[50]。
乡村现代化是农业、

 

农村、
 

农民从传统向现代逐渐转变、
 

不断进步的过程[51],
 

依赖乡村空间组织方式

与空间结构的优化调整,
 

支撑乡村经济、
 

政治、
 

社会、
 

文化、
 

生态等的全面发展,
 

实现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的

现代化转型。
 

因此,
 

乡村现代化需要关注承载各类要素流动与功能转型的乡村空间重构过程,
 

包括物质空

间重构支撑的“物”的现代化、
 

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重构支撑的“人”的现代化和“事”的现代化[52]。
 

围绕现代

化的具体内容,
 

乡村空间重构面临着支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促进乡村产业现代化、
 

重构乡村空间秩序与引

导乡村建设现代化、
 

重构城乡格局与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重塑乡村功能与促进乡村转型发展等主要任

务[53]。
 

一是生产空间重构需服务于农业生产结构优化、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搭建,
 

以及一二三产业深度融

合,
 

使土地、
 

生产要素和技术装备在空间上高效化、
 

规模化布局;
 

二是生活空间重构需回应现代生活条件

需求,
 

通过加强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统筹配置,
 

逐步提高农村居民生活便利性与舒适度,
 

创造和美宜

居乡村;
 

三是生态空间重构需契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
 

在耕地保护、
 

生态修复、
 

综合整治和绿色发展的协

同框架下,
 

推动生态系统服务与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
 

着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生态格局;
 

四是

社会空间重构需围绕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
 

健全集体资产盘活、
 

入市、
 

运营与监管体系,
 

引导创新要素与

社会化服务向农村布局,
 

促进乡村社会公平有序发展;
 

五是文化空间重构需着力文化赋能乡村现代化建

设,
 

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城乡文化资源的交流,
 

丰富乡村文化产品与体验场景,
 

不断提升农

民的文化获得感、
 

幸福感;
 

六是村镇体系空间重构需以统筹优化村镇布局为核心,
 

分类有序、
 

片区化推进

乡村振兴,
 

协同推动县镇村产业协同、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构建布局合理、
 

功能完善、
 

城乡融合的现代村镇体系。
乡村运营为乡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运作逻辑和持续的内生动力,

 

强调激活农村独有价值、
 

提升农业经

营效能、
 

重塑农民主体能力,
 

以创新生产协作方式和组织治理形式促进“事”的现代化,
 

通过引育专业人才、
 

拓宽就业渠道促进“人”的现代化,
 

构建乡村价值实现体系,
 

激活现代化引擎。
 

而空间重构理论从功能结构

层面揭示了乡村现代化的内在过程及其表征形式,
 

是乡村现代化得以发生和持续的重要空间载体。
 

通过对

物质空间、
 

社会空间、
 

文化空间,
 

以及村镇体系空间的系统重构,
 

为地域多功能开发、
 

区域要素流通与空间

效应最大化地提供支撑,
 

反映出乡村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
 

治理方式,
 

以及区域协作关系的现代化转型。
 

锚

定中国式乡村现代化,
 

乡村运营决定空间重构的方向和用途,
 

引导空间及其关联要素的分化与整合,
 

赋予

匹配地域实际水平与发展需求的空间功能,
 

并在运营实践中不断强化和调整;
 

空间重构则为乡村运营的开

展提供组织基础和运作尺度,
 

能降低经济活动空间成本、
 

提升整体运营效率。
 

重构本身并不会带来规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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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效应,
 

需要借助运营机制将空间要素纳入整体组织体系,
 

实现功能有序衔接,
 

两者共同推动乡村现代

化的实现(图3)。

图3 乡村运营与空间重构共同推动乡村现代化的逻辑

2 乡村现代化的空间运营路径

乡村运营以激活乡村资源、
 

对接市场需求和实现价值转化为起点,
 

植入兼顾市场经济理性与乡土伦理

的运营理念,
 

通过以村集体组织为核心、
 

多元主体协作的新型经营模式,
 

将资源资产化、
 

资产资本化、
 

资本

价值化,
 

深刻改变了乡村空间的功能定位、
 

利用方式、
 

权属结构及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关系。
 

乡村运营与空

间重构的结合为乡村现代化提供了新动能、
 

新路径,
 

以空间运营逻辑为核心,
 

紧扣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总

体内涵与价值取向,
 

针对资源资产、
 

生活条件、
 

文化要素、
 

生态优势、
 

组织方式与片区组团等关键维度,
 

采

取差异化、
 

组合式的运营策略,
 

有序引导乡村空间布局、
 

功能、
 

性质、
 

价值、
 

利益与体系的协同重构,
 

最终

构建多主体、
 

多尺度、
 

系统化的乡村现代化路径体系(图4)。

图4 乡村现代化的乡村运营与空间重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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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产业现代化:
 

资源资产运营与空间布局重构

产业现代化是乡村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与根本动力,
 

通过不断改善生产条件、
 

引进先进生产理念、
 

变革

生产方式,
 

将乡村资源禀赋转化为适配市场需求的产业优势,
 

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和生产经营效益的同步提

升[54]。
 

关键在于将资源资产的识别、
 

整合、
 

转化等运营过程作为乡村产业运行的前提,
 

以此驱动产业空间

向集约、
 

高效的布局重构,
 

构建以农业为基础、
 

品牌特色鲜明、
 

多元业态深度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
 

从而解

决乡村产业要素分散、
 

经营主体弱小、
 

产业链较短与农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
 

为落实产业带动农民增收、
 

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具体路径。

乡村产业发展立足于特色乡土资源,
 

要系统识别和评估乡村资源资产基础,
 

找准当地特色和优势,
 

并

依据国内国际双循环背景、
 

城乡消费趋势与区域分工格局下的市场需求变化,
 

因地制宜选择优势明显、
 

特

色鲜明的产业发展方向。
 

围绕特色主导产业,
 

规范推进整村资源的确权、
 

量化、
 

流转、
 

入股与托管,
 

将各类

自然资源和社会文化资源纳入可计量、
 

可交易且收益可分配的资产体系,
 

以统一打包与功能重组方式参与

市场竞争,
 

充分挖掘乡村多种功能和价值。
 

借助运营平台促进城乡要素流动,
 

引入网络技术、
 

数字技术、
 

智

能化技术等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流通业,
 

延伸加工、
 

流通与服务环节,
 

促进农产品就

地加工转化增值。
 

积极融入全球、
 

城乡产业格局,
 

将农业与乡村旅游、
 

文化体验、
 

康养服务等业态相结合,
 

发展面向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特色产业生态,
 

强化特色品牌培育对接市场网络,
 

形成贯通产加销的产业运

营逻辑。
 

进一步引导乡村生产空间重构,
 

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综合开发模式推动农

业适度规模经营,
 

为标准化、
 

机械化和数字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提供基础。
 

合理规划农业加工、
 

储运、
 

销

售、
 

品牌、
 

体验、
 

消费、
 

服务等后续环节的空间布局,
 

整合休闲体验、
 

生态涵养、
 

文化传承等乡村多元功能,
 

整体谋划乡村特色产品设计和场景打造,
 

构建“链条—产业—体系”的全产业链结构,
 

缩短价值转化路径并

提高附加值留存比例。
 

优化生产空间尺度,
 

发展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有效降低要素流动成本、
 

生产成本与

经营成本,
 

推动劳动者、
 

生产资料与生产方式在乡村地域的组合更新,
 

建设地域特色鲜明、
 

承载乡村价值、
 

创新创业活跃、
 

利益联结紧密的现代化乡村产业体系。

乡村产业现代化表现为人才基础、
 

组织方式与技术结构的整体提升。
 

一是引入专业化运营团队,
 

培育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重塑村集体及相关组织的产业经营能力。
 

延揽专业人才返乡入乡,
 

支持村务工作者与

“新农人”
 

“农创客”
 

“乡村CEO”等新型运营主体开展合作,
 

搭建高素质的乡村运营人才队伍。
 

赋予运营者

在实际项目中必要的决策权与执行权,
 

发挥人才队伍的积极性与领航能力。
 

设立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中心与

专项培育基金,
 

开设现代农业技术、
 

农产品营销、
 

农村电子商务等实用课程,
 

开展有针对性的非农就业技

能培训活动,
 

夯实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乡村产业人才基础。
 

二是引导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多种

合作机制,
 

强化“联农带农”利益联结,
 

形成与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相适应的组织方式。
 

发挥运营商或龙头企

业的集聚作用,
 

以商引商、
 

牵线搭桥,
 

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主运营,
 

采用“政府+公司+村集体”
 

“公司

+合作社+农户”
 

“合作社+家庭农场+服务主体”等多种组织形式,
 

推动多元主体功能互补、
 

融合发展。
 

坚持以村民为中心的产业发展思想,
 

统筹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与乡村服务业,
 

以专业化、
 

市场化托管服务

实现生产的节本增效和风险管控,
 

通过品牌打造提升产品议价能力,
 

促进“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机衔

接[55]。
 

以乡村服务业引导农民兴业创业,
 

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拓宽农民收入渠道。
 

三是加快数字化、
 

信息

化等技术平台的搭建,
 

建立动态更新的资源资产数据库、
 

协同共享的产业供需平台、
 

主动预防的产业风险

评估系统,
 

实现农村产权交易数字化管理,
 

集中布局数字农业、
 

精准灌溉、
 

智能仓储等技术应用。
 

培育乡村

产业新质生产力,
 

以技术赋能产业链延伸、
 

价值链提升与供应链优化,
 

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
 

建立

长期稳定的产销对接关系,
 

扎实推动乡村产业蓬勃兴旺[56]。

2.2 生活现代化:
 

生活条件提升与空间功能重构

生活现代化承载着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向往,
 

通过持续优化农村基础设施、
 

人居环境,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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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水平,
 

重塑空间功能与生活方式,
 

使农村居民享受到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生活条件,
 

是乡村现代

化的核心目标[57]。
 

乡村运营立足农村真实生活场景,
 

确定不同类型村庄的建设重点,
 

以需求为导向补齐基

础设施短板。
 

借助多层次、
 

一体化的运营网络,
 

以县域为单元统筹规划城乡道路、
 

供水、
 

能源、
 

物流,
 

使通

讯网络互联互通、
 

共建共享,
 

推动区域公共设施、
 

物流冷链等资源整合与功能互补。
 

引导符合条件的市场

主体和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建设,
 

按照乡村旅游等行业标准强化基础设施的覆盖广度与供给质量,
 

将闲置建

筑与公共空间纳入基础设施体系,
 

重构空间功能,
 

支撑多元化服务。
 

加强村民活动广场、
 

综合服务中心、
 

体

育设施等文体类基础设施的建设,
 

就地提升现代文明生活硬件基础。
 

优化布局5G、
 

人工智能、
 

物联网、
 

数

据中心等乡村新型基础设施,
 

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对传统设施进行数字化改造,
 

以技术创新驱动数字乡村等

生活方式的转型升级,
 

稳步提升基础设施完备度。

顺应村民之所想,
 

直面农业农村发展最迫切、
 

农民反映最强烈的农村环境问题,
 

以人居环境整治为突

破口,
 

塑造乡村生活新面貌。
 

从投入少、
 

见效快、
 

利民生的村容村貌整治入手,
 

采取先易后难、
 

循序渐进的

工作方法,
 

以可见成果提升村民对于乡村运营的认同感和参与度。
 

健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置体系,
 

治理生活污水,
 

普及标准化、
 

适配化厕所改造。
 

开展村庄洁化、
 

净化行动,
 

全面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提升人

居环境舒适度。
 

注重乡村空间综合塑造与功能提升,
 

重点保护祠堂、
 

古井、
 

戏台等历史性标志物,
 

保护、
 

修

复自然生态系统,
 

重塑人与自然关系、
 

城市与乡村关系、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
 

有序推动乡村生活由

外在美向内在美转型。
 

逐步完善村庄公共服务,
 

解决村民“急难愁盼”问题,
 

强化就业、
 

教育、
 

医疗、
 

住房、
 

养老、
 

托幼等资源供给,
 

借助运营平台建立城乡共享医共体、
 

教共体、
 

文体中心、
 

养老中心等,
 

推动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可及。
 

创新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
 

市场协同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建设“互联网+”智慧服务体

系,
 

提升公共服务便利度。

创新乡村生活设施服务的“投融建运管”一体化模式,
 

采用县域统筹、
 

片区组团、
 

多村联合、
 

整村运营

的差异化建设方式,
 

集中力量先抓好普惠性、
 

基础性、
 

兜底性民生建设,
 

优先安排既方便生活又促进生产

的建设项目,
 

避免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
 

积极探索建设与管理并重的高效管护模式,
 

大力推广“农村公共基

础设施+产业设施”捆绑管护,
 

通过关联产业的收益反哺公共设施运维,
 

把发展成果不断转化为生活品质。
 

支持村集体组建自营管护团队,
 

引导农民全程参与乡村建设,
 

积极引进专业管护队伍,
 

提升管护的专业化、
 

市场化水平,
 

提升农村厕所、
 

垃圾污水处理、
 

路灯、
 

绿化等的管护协同效率,
 

降低管护成本,
 

确保乡村生活

设施稳定运行,
 

提升村民获得感、
 

幸福感[58]。
 

从点到面不断激发提升生活条件的乘数效应和化学反应,
 

催

生乡村生活方式重大变革,
 

建设全域和美的美丽乡村。

2.3 文化现代化:
 

文化要素开发与空间性质重构

乡村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繁荣发展乡村文化,
 

提升乡村社会文明水平,
 

激活乡村发展内在活力,
 

实现物质富足、
 

精神富有的文化现代化是乡村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乡村文化根

植于农耕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
 

表现为乡土社会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与无形的人文精神等,
 

其现代化过

程需要传承、
 

发扬优秀传统文化,
 

融合现代文明,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满足农民的现代化精神需要

和价值追求。

一是在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中创新要素开发。
 

以保护为前提,
 

对农村文物古迹、
 

非遗技艺、
 

民俗传

说、
 

传统节庆等特色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梳理与整合,
 

立足农耕特质、
 

民族特色与地域特点进行发展创新。
 

以城乡互动与产业融合为路径,
 

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的交融,
 

深入挖掘地方历史、
 

故事、
 

人文等文化

元素,
 

开发具有鲜明辨识度的文创产品,
 

使文化要素嵌入现代生产、
 

生活与消费场景,
 

推动文化生产过程

的现代化转型。
 

运用新运营理念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
 

推进农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推动特色文化品牌建

设,
 

以文化事业涵养文化根基,
 

以文化产业增强市场活力,
 

形成完整的乡村文化产业价值体系。
 

加强对文

化要素的场景化利用,
 

活化乡村文化艺术空间。
 

重构古村落、
 

古祠堂、
 

桥梁等标志性建筑的空间性质,
 

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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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乡村博物馆、
 

纪念馆、
 

村史馆等,
 

唤醒传统公共空间的文化内蕴。
 

支持“新农人”
 

“农创客”等助力艺术

乡建,
 

将闲置农房、
 

旧厂房改造为美术馆、
 

艺术民宿等特色空间。
 

提炼乡村的历史文化、
 

民俗图案,
 

开发特

色文旅体验项目与文化活动,
 

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
 

并利用数字技术促进产品内容传播与发展,
 

焕发乡村文化新活力。

二是加大乡村文化建设投入,
 

优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
 

改善农家书屋、
 

乡村文化活动中心、
 

文化广场、
 

文化礼堂等文化基础设施,
 

因地制宜规划展览馆、
 

艺术馆、
 

村史馆、
 

图书馆和非遗展示馆等新型文化场所,
 

为科普教育、
 

文艺演出与体育竞赛等文娱活动提供场域支持,
 

夯实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空间载体。
 

构建城

乡文化教育与文化活动联合体,
 

促进优质文化产品、
 

文化服务下沉乡村,
 

推动城乡文化交流数字平台建设,
 

为广大村民的文化活动提供共享、
 

便捷的网络载体。
 

适时举办“农民丰收节庆典”
 

“农耕文化展览”
 

“乡村文

化大讲堂”
 

“村晚”
 

“村BA”
 

“村超”等群众性文化活动,
 

丰富村民业余文化生活,
 

增强乡村社会凝聚力与文

化认同[59]。

三是培养乡村文化人才,
 

释放文化创新动力。
 

人才是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关键,
 

乡村

产业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为人才回流提供了现实基础,
 

通过合作运营平台,
 

引导文艺工作者、
 

设计师、
 

策展

人及创作人才进入乡村,
 

鼓励高校、
 

企业、
 

协会与乡村开展协同实践,
 

带动人才集聚。
 

组织农民文化骨干和

乡村文化产业从业者,
 

培养本土文化能人,
 

将村民纳入文化生产与运营体系之中,
 

使其由文化活动参与者

转变为文化内容的创作者、
 

传播者和管理者,
 

唤醒乡村主体文化自觉。

四是发挥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
 

推动乡风文明建设。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
 

诠释乡土文化的

当代价值,
 

使乡村社会转型保持清晰的道德方向。
 

建立入户走访、
 

党员大会、
 

村民大会等常态化的群众参

与机制,
 

广泛听取民意、
 

完善村规民约,
 

将党的组织建设与乡村传统文化相结合,
 

依托志愿服务队、
 

文明劝

导队等基层组织力量,
 

强化宣传引导、
 

矛盾调解与情感联结功能,
 

增强村庄内部的向心力与凝聚力。
 

弘扬

“守望相助”
 

“孝老爱亲”
 

“诚信友善”等乡村传统美德,
 

发挥乡村文化淳化民风、
 

教化民众、
 

温润人心的作

用。
 

尊重农民在乡村文化传承发展与现代文化生活场景中的主体地位,
 

充分调动其文化创新的自主意识,
 

创造出符合乡村生活价值与现代伦理的新乡土文化,
 

构建乡村美好精神家园。

2.4 生态现代化:
 

生态优势转化与空间价值重构

良好生态环境是乡村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生态优势是乡村现代化的核心禀赋与战略性资产。
 

乡村生态

现代化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指引,
 

通过生态文明建设优化乡村发展方式,
 

围绕产业生态化与

生态产业化,
 

重构生态空间价值传导机制,
 

实现保护与发展的辩证统一。

一方面,
 

加快推进生产生活方式的生态化转型,
 

构建绿色低碳的乡村发展体系。
 

以绿色科技创新驱动

传统产业向低碳化、
 

集约化和循环化升级,
 

推广农业绿色种植与健康养殖技术,
 

通过工艺改进、
 

微生物修

复、
 

废弃物资源化提升利用效率。
 

引入光伏、
 

风能、
 

地热能、
 

生物质能等绿色基建,
 

探索“清洁能源+”产业

模式,
 

推动农业与数字技术、
 

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发展生态旅游和特色生态品牌,
 

构建“生产—加工—消

费”全链条低碳产业体系。
 

同时,
 

注重生态文化培育与绿色观念传播,
 

引导村民形成节约资源、
 

尊重自然的

生活方式,
 

自觉践行绿色低碳行为。
 

通过建筑节能改造、
 

推广节能电器与绿色出行方式,
 

减少日常碳排放,
 

完善垃圾分类、
 

污水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体系,
 

助力改善人居环境,
 

使绿色生产与绿色生活相互支撑。

另一方面,
 

大力推进生态产业化,
 

不断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立足地方特色资源禀赋和发展条

件,
 

从全域视角识别乡村“绿水青山”资源价值,
 

探寻匹配市场需求的特色生态产品,
 

科学地选择、
 

规划和

运营与之相适应的生态产业。
 

开展生态资源确权与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如GEP、
 

VEP等),
 

将其转化为产权

清晰、
 

自由流转和有效对接社会资本的空间资产,
 

提升市场经济主体对乡村生态空间的价值感知和投资意

愿。
 

创新投资、
 

融资机制,
 

搭建“两山合作社”
 

“生态银行”
 

“两山银行”等村级资产运营平台,
 

推动内部资产

股份化,
 

通过入股、
 

联营、
 

出租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及专业化经营公司进行开发运营[60],
 

引入绿色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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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汇质押、
 

生态贷等金融工具,
 

赋予生态资源金融属性,
 

拓宽融资渠道,
 

助推生态资产的资本化。
 

通过生态

修复、
 

品质提升、
 

品牌建构与产业链延伸,
 

将自然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有机结合,
 

开发富有地域特色的各

种物质供给类生态产品。
 

重构乡村“绿水青山”独特空间价值,
 

推动生态空间从生产要素形态向产品形态转

化,
 

开发空间本身具备的空气净化、
 

气候调节、
 

土壤保持等服务类生态产品,
 

以及休闲游憩、
 

旅游康养等文

化服务类生态产品,
 

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
 

利用短视频、
 

直播等新型市场营销策略传递空间价值、
 

建立情感连接,
 

从而促进生态产品销售。
 

创建森林覆盖率、
 

碳汇等生态资源要素交易市场,
 

建立转移支付、
 

生态购买等纵横向生态综合补偿机制,
 

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
 

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带来的经济效益

反哺生态保护与修复,
 

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双向转化通道。
 

通过运营主体或集体组织制定

生态保护基金、
 

生态建设标准等措施,
 

引导发展与生态质量高度关联的产业业态,
 

迎合消费者的需求,
 

依

靠利益驱动将生态环境培育与自然价值挖潜内化为经营者的自发行为,
 

进一步扩大生态产业规模、
 

积累空

间资本,
 

实现生态资源与空间价值的增值循环。

2.5 治理现代化:
 

组织方式重塑与空间利益重构

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应对农村经济社会结构深刻转型的重要路径,
 

通过提高乡村治

理水平,
 

解决乡村发展面临的各类社会问题,
 

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乡村治理现代化始终锚定“乡村善治”的

核心目标,
 

不断健全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体制,
 

构建自治、
 

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
 

运用现代治理理

念,
 

推动组织体系规范、
 

权责结构清晰、
 

利益分配公平与治理方式创新,
 

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强化农村基层

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
 

通过重塑组织方式推动乡村治理主体的重组。
 

让党建引领贯穿实现“乡村善治”的

全过程,
 

加强基层党组织与党员队伍建设,
 

以先锋模范作用充分集聚各方力量。
 

明确党组织、
 

村委会与经

济组织的职能边界,
 

发挥村民代表大会、
 

村务监督委员会和社会组织的实质作用,
 

搭建“政府引导、
 

村民主

体、
 

社会参与”的乡村治理平台。
 

始终坚持村民在乡村治理的主体地位,
 

落实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
 

民主管

理与民主监督机制,
 

开展治理知识宣传活动,
 

提升村民自治意识与治理能力。
 

优化乡村法治体系,
 

推进基

层公正执法与普法教育,
 

提高村民法律素养与乡村法治水平。
 

适应本土传统与伦理道德,
 

以公序良俗涵养

社会秩序,
 

创新与时俱进的农村道德治理标准,
 

健全三治融合的现代治理体系。
 

通过运营平台、
 

村务管理

积分、
 

村民理事会、
 

道德评议会等组织方式,
 

引导广大村民、
 

返乡乡贤与新型经营主体参与公共事务,
 

整合

政府资源、
 

社会力量等不同治理主体的自身优势,
 

通过互助合作促进利益共享与公益事业发展,
 

增强治理

主体间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凝聚,
 

构建共建、
 

共治、
 

共享的治理共同体[61]。

建立乡村经济发展与治理水平提升的协同运营机制,
 

在权责界定与利益分配中推动乡村治理由行政主

导型向协商共治型转型。
 

理顺乡村运营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经济关系,
 

明确村“两委”、
 

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与运营主体的分工合作,
 

界定资源控制权、
 

决策主导权与利益分配权。
 

依法保障村民在运营项目决策、
 

实施和收益分配中的知情权、
 

参与权和监督权,
 

兼顾市场效率与“三资”安全,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推动乡

村空间利益重构。
 

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联农、
 

带农、
 

惠农”中的作用,
 

通过农民合作社、
 

家庭农场与股

份经济合作社的公司化运营,
 

促进“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机衔接,
 

通过“资源入股+保底分红”
 

“订单收

购+价格保护”
 

“托管服务+就业带动”等利益联结方式,
 

拓宽农民增收致富的渠道。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
 

提升共同利益,
 

以解决共同的发展问题为导向,
 

增强村民凝聚力与社会责任意识,
 

并通过集体收益反

哺公共服务、
 

基础设施与社会保障,
 

增强村级公共供给能力与乡村治理效能。
 

集体经济发展越稳固,
 

村民

对公共事务的认同度与参与度越高,
 

治理权威与社会信任随之增强,
 

推动治理内容与方式的协同重构。
 

运

用数字化平台技术,
 

提升乡村治理的精细化和精准化,
 

系统化整合乡村农业、
 

治理、
 

文化、
 

民生和环境资

源,
 

为村民提供村务公开、
 

线上办事、
 

网络问政、
 

公共服务和应急管理等各项政务服务。
 

建立远程治理管理

系统,
 

拓宽村民自治参与的渠道和形式,
 

为在外群体的非在地治理行为提供便捷平台,
 

凝聚乡村治理现代

化的合力,
 

提高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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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空间组织现代化:
 

片区化运营与空间体系重构

分类有序、
 

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是以“千万工程”经验为牵引,
 

缩小城乡、
 

地区、
 

收入“三大差距”,
 

实现

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
 

乡村片区组团发展从根本上打破行政边界的束缚,
 

引导乡村空间从自然分散的行政

村单元向功能互补、
 

设施共享的区域协同体系重构,
 

是符合本地实践的乡村现代化新路径[62]。
 

乡村空间组

织的现代化,
 

首先体现在空间结构的重组。
 

传统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的发展模式,
 

使村庄在资源配置、
 

产

业布局与公共服务供给上呈现点状分散与封闭运行的特征,
 

难以支撑要素高效流动。
 

片区化组团式发展有

利于整合片区内村庄资源,
 

实行统筹开发利用和整体运营,
 

从而形成规模效应,
 

提升乡村资源配置效率和

品牌价值。
 

片区化运营以县域统筹为基本框架,
 

在不改变行政区划的前提下,
 

按照地理毗邻、
 

资源禀赋互

补、
 

产业关联紧密与文化同源相近等原则整合若干村庄。
 

合理确定与地方财力、
 

发展阶段和资源条件相适

配的片区规模,
 

采取多元化推进模式,
 

构建“县城—中心镇—重点村—一般村”的组团网络。
 

通过片区层面

的统一规划、
 

轴带串联与节点强化,
 

明确片区功能定位,
 

统筹谋划片区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
 

人居环境

整治、
 

公共服务供给和社会治理,
 

推动各村实现错位发展,
 

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与同质化竞争,
 

降低建设

运营成本。
 

根据空间单元的功能定位、
 

辐射能力与连接需求,
 

构建分工明确、
 

梯度衔接、
 

互为支撑的适配型

空间形态,
 

实现生产、
 

生活、
 

生态功能的协同布局。
 

同时,
 

建立有效的跨村协调和“联农带村”长效机制,
 

通

过联建共享和帮扶协作,
 

增强乡村经济韧性与就业吸纳能力[63],
 

促进设施高效运行与村庄协同发展,
 

形成

集约高效的现代乡村空间结构。

片区化运营通过打破城乡要素流动壁垒,
 

强化城乡功能互补,
 

推动人才、
 

资本、
 

技术和公共服务的深

度贯通与良性互动,
 

统筹乡村经济、
 

生态和社会功能,
 

推进空间功能体系向复合、
 

融合转变。
 

围绕“片区主

导产业+村庄特色业态”的布局逻辑,
 

推动产业由“一村一品”向“一片一链”升级,
 

实现种养、
 

加工、
 

文旅、
 

服务等环节跨村协同,
 

推动产业集聚、
 

链条延伸和业态创新,
 

增强乡村经济韧性与竞争力,
 

促进乡村产业

价值增值和功能拓展。
 

加强片区内生态系统保护、
 

修复,
 

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落地生根,
 

发展生态型融

合产业,
 

将优美的生态环境转化为经济发展的资本。
 

统筹片区教育、
 

医疗、
 

养老等公共设施配置,
 

构建“片

区共享、
 

服务提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
 

以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文化认同塑造为重点,
 

提升服务规模效率

与专业化水平。
 

通过成立片区联合党组织或协同平台,
 

建立跨村协调机制与统一规划体系,
 

将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服务供给与社会治理纳入片区层面统筹推进。
 

根据不同主体的任务性质、
 

资源依赖程

度和协调复杂度,
 

明确各主体在片区组团中的职责边界和功能定位,
 

构建统一品牌塑造、
 

统一资产运营与

统一收益调配的机制,
 

完善跨村利益联结与分配制度,
 

推动“强村带弱村”
 

“先富带后富”,
 

实现从“单打独

斗”向“抱团发展”的转变。
 

将分类有序推进与片区化推进相结合,
 

强化片区内部功能互补与差异分工,
 

使空

间重构与利益重组、
 

组织升级同步推进,
 

最终形成县域统筹、
 

片区联动、
 

村庄分工的现代化空间组织体系。

3 乡村运营与空间重构推动的乡村现代化典型案例与类型

乡村运营与空间重构为实现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乡村现代化提供

了具体路径,
 

由于中国乡村地域类型多样、
 

各地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差异明显,
 

在乡村运营实践探索中普

遍遵循分类有序、
 

片区化统筹的实施逻辑,
 

逐渐形成以下主要类型(表1)[30]:

一是资产盘活型。
 

将乡村闲置资源转化为可持续收益资产,
 

以稳定收益反哺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更

新,
 

重构乡村空间功能布局,
 

改善居住环境与生活品质,
 

推动乡村生产生活现代化。
 

湖北省大冶市沼山村

与沼山乡旅投公司签订租赁协议,
 

盘活废弃土场、
 

闲置民居等资产资源,
 

结合产业发展需求改造升级,
 

打

造“染尽芳华”
 

“土场咖啡”
 

“白马桥舍”等特色店铺,
 

依托水库周边空间编排沉浸式情景剧《桃花源里》,
 

带

动160余名村民“农忙务农、
 

农闲从艺”,
 

人均每月增收近3
 

000元。

二是产业带动型。
 

以乡村产业现代化为核心,
 

通过嵌入龙头企业重塑传统小农分散经营格局,
 

提高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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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化、
 

标准化与市场化程度,
 

带动生产、
 

加工与服务功能向重点区域集聚,
 

推动村庄生产空间结构优化。
 

云

南省普洱市孟连县依托本地适宜的气候禀赋,
 

引入龙头企业绿银公司,
 

打造牛油果地理标志产品,
 

构建“企

业+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模式,
 

发展牛油果主导产业,
 

拓展电商、
 

采摘体验等新业态,
 

通过“334”利益分

配机制,
 

带动农户年人均分红7
 

000元。

表1 乡村运营主要类型

运营类型 主要特征 典型案例

资产盘活型 以农村集体产权为核心,
 

整合村庄低效利用资源和优质资源,
 

充分盘

活村内土地、
 

房屋、
 

厂房、
 

公共设施等存量资产,
 

筑巢引凤、
 

腾笼换

鸟,
 

通过乡村运营推动资源变现,
 

提升集体收益,
 

实现共享共富。
 

浙江省湖州市刘家渡村

湖北省大冶市沼山村

产业带动型 关注乡村“土特产”
 

“新业态”,
 

依托龙头企业带动培育主导产业,
 

构建

地域特色鲜明、
 

创新创业活跃、
 

全链条贯通的产业运营格局,
 

推动乡

村产业发展与村民增收。
 

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

浙江省湖州市三林村

项目撬动型 以重大项目、
 

国资企业或政策平台为牵引,
 

进行战略投资和主动配

套,
 

撬动村庄资源开发与产业升级,
 

延长产业链、
 

提升价值链、
 

完善

利益链,
 

形成“项目托底、
 

集体参与、
 

村民受益”的协同运营机制。
 

江西省上饶市葛仙村

青岛莱西国家农村产业园

农旅融合型 在充分尊重农业产业功能的基础上,
 

合理发展生态旅游、
 

乡村休闲

游、
 

农业体验游等农旅融合产业,
 

通过农业产业多功能化与品牌化,
 

文旅融合、
 

农旅互促,
 

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村

浙江省舟山市桥头村

文化赋能型 深入挖掘乡村文化内涵,
 

统筹优秀传统乡土文化,
 

保护传承和创新发

展,
 

打造特色鲜明、
 

品质独特的文化产品,
 

以农文旅融合助推乡村运

营,
 

赋能乡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四川省阿坝州凤凰村

浙江省湖州市荻港村

品牌引领型 借助多元的社会资源力量,
 

突出品牌牵引作用,
 

高效发挥乡村的生态

优势,
 

引领乡村产业提档升级。
 

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县“龙脊梯田”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龙井”

创客驱动型 积极搭建青年创客发展平台,
 

建设共享办公空间、
 

青年人才社区等乡

村运营基础设施,
 

优化乡村营商环境,
 

吸引农创客、
 

入乡青年等“新农

人”返乡创业、
 

入乡投资,
 

为乡村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南村

浙江省义乌市李祖村

抱团发展型 以党建联建为引领,
 

打破村界和行政边界,
 

发挥多村资源整合效应、
 

产业集聚效应、
 

服务规模效应,
 

推动规模化经营与跨村利益分配,
 

实

现共建共营、
 

共同富裕。
 

浙江省淳安县“大下姜”片区

青岛市“画美达尼”乡村振兴片区

  三是项目撬动型。
 

主要采取外源资本导入与空间结构重塑的联动路径,
 

以大型项目为核心集中配置各

类资源,
 

带动生产要素向乡村集聚,
 

完善村庄配套设施建设,
 

搭建新的项目机制,
 

推动乡村生活现代化与

治理现代化。
 

青岛莱西国家农村产业园以农产品精深加工为核心战略方向,
 

布局种禽培育、
 

饲料加工、
 

食

品加工、
 

智慧养殖等重大产业项目,
 

深化拓展“莱西经验”,
 

以党建联建为纽带,
 

推动园区与周边村庄基础

设施升级与共建共享,
 

通过“强村共富公司+企业+农户”模式,
 

广泛吸收周边5
 

000余名就地就业,
 

人均

月收入是当地平均水平的2.1倍。

四是农旅融合型。
 

拓展农业生产空间功能,
 

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
 

有序衔接生产空间与游憩空间,
 

通过文旅融合、
 

农旅互促延伸产业价值链,
 

优化乡村生活品质与生态服务,
 

推动乡村生产、
 

生活、
 

生态现代

化。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村彻底关停污染严重的矿山、
 

水泥厂,
 

进行复耕复绿,
 

打造开放式景区,
 

形成

了融现代农业、
 

文化创意、
 

旅游康养于一体的新型乡村生态经济模式,
 

村民通过入股生态经济项目持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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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绿色效益”,
 

2024年农村集体经济收入达2
 

205万元,
 

村民人均收入达7.4万元。

五是文化赋能型。
 

将传统技艺、
 

民俗节庆、
 

红色记忆与乡土叙事纳入整体运营框架,
 

转化文化资本增

强经济活力,
 

嵌入社会治理强化共同体意识,
 

重构公共空间性质赋能乡村文化与治理现代化。
 

四川省阿坝

州凤凰村聘请高校专家担任“艺术村长”,
 

围绕羌族民俗、
 

农耕文化、
 

孝老爱亲等文明主题,
 

推行庭院艺术

化改造,
 

发展“艺术研学”
 

“非遗体验”等特色项目,
 

年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
 

同时以艺术滋养文明新风,
 

组

建羌文化表演队,
 

建设“智慧凤凰”平台,
 

提升精细善治水平。

六是品牌引领型。
 

依托乡村优势资源禀赋,
 

差异化打造独特村庄品牌或区域公共品牌,
 

以品牌凝聚力、
 

影响力驱动整村运营,
 

推动标准化服务、
 

质量分级与统一营销,
 

逐步优化乡村生产、
 

加工、
 

体验与销售空间

结构,
 

实现产业融合与“联农带农”。
 

浙江省杭州市龙井村以“茶”为核心,
 

打造“西湖龙井”区域公用品牌体

系,
 

强化标准化、
 

品质化、
 

生态化种植加工,
 

形成“生态茶园—品质好茶—低碳品牌”良性循环,
 

通过茶旅融

合、
 

文旅共富工坊带动茶地流转、
 

农家茶楼、
 

配套文创等,
 

2024年茶产业总产值达20亿元,
 

连续6年蝉联

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榜首。

七是创客驱动型。
 

以人才振兴为核心,
 

以乡村创业创新扶持政策为支撑,
 

强化社会保障形成良好氛围,
 

构建“引才、
 

育才、
 

用才、
 

留才”的完整体系,
 

打造乡村创新空间,
 

全面赋能乡村现代化。
 

浙江省义乌市李祖

村围绕“国际文化创客村”定位,
 

通过“引、
 

育、
 

融”策略招才引智,
 

探索出台“三年免租”等系列举措招引创

客进村,
 

先后建成“众创空间”
 

“乡村会客厅”
 

“电商金融驿站”等应用场景,
 

鼓励村民与创客共同创业,
 

通过

“新村民计划”增选创客代表参与村庄治理,
 

实现新老村民的共富共融,
 

创客产业年销售超1
 

500万元,
 

带

动村民人均年增收近3万元。

八是抱团发展型。
 

通过片区、
 

组团、
 

带状等抱团方式推动运营工作由点到面,
 

重构镇村空间体系,
 

形成

多村联合、
 

产业成群、
 

服务成网的区域协同发展格局。
 

青岛市“画美达尼”乡村振兴片区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
 

5村实施“三化联营、
 

共赢共富”的片区化运营模式,
 

一体化打造乡村美食、
 

乡村购物、
 

乡村民宿、
 

乡村艺术全域联动新场景,
 

建立跨村利益联结与“811”分配机制,
 

2025年吸引游客200余万人次,
 

带动全

域消费1.2亿元,
 

推动实现全域营收互促。

在实践中推进中国式乡村现代化,
 

需要在既有资源条件、
 

发展阶段与外部机遇中寻找突破口,
 

通过乡

村运营推动要素重组与价值实现,
 

引导空间重构支撑产业集聚、
 

功能复合与治理协同。
 

将乡村特色资源资

产转化为特色价值和场景,
 

以特色产业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再以收益反哺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供

给,
 

进而改善生活品质、
 

优化治理结构。
 

在此过程中,
 

各地区各村落的发展基础和能力存在明显差异,
 

除了

引育人才和选择运营模式之外,
 

还应遵循“分类突破、
 

片区统筹”的推进逻辑。
 

先从产业、
 

生活、
 

文化、
 

生

态、
 

治理某一方面进行改善,
 

夯实发展基础,
 

发掘发展潜力,
 

打造地方特色品牌。
 

缺乏资源优势的村庄,
 

适

合采取片区组团化聚合发展方式,
 

让乡村从农业农村发展到全面振兴,
 

从局部现代化迈向整体现代化。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研究以推进中国式乡村现代化为导向,
 

深入剖析乡村运营和空间重构支撑乡村现代化的理论逻辑,
 

从产业、
 

生活、
 

文化、
 

生态、
 

治理和空间组织等方面,
 

探索搭建乡村现代化的空间运营路径,
 

并从现实案例

中验证路径的适用性,
 

为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具体策略,
 

主要结论如下:

1)
 

乡村运营是运营管理理念在乡村场域的适配性运用,
 

核心在于以市场化、
 

专业化与系统化方式整合

乡村资源要素,
 

通过城乡互动与多主体协同,
 

将其转化为乡村内生发展能力;
 

乡村空间重构是乡村地域系

统在内外驱动力作用下,
 

物质、
 

社会、
 

文化及村镇体系空间要素的持续调整与重组,
 

其关键在于通过空间

形态、
 

结构和功能调整回应乡村发展需求,
 

增强乡村系统的适应性和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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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是在坚持农业基础和农村特色的前提下,
 

以农民为主体、
 

乡村为载体、
 

农业为基

础,
 

通过产业振兴、
 

城乡融合、
 

生态保护、
 

文化传承与治理优化,
 

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
 

人与自然

和谐、
 

共同富裕目标的中国特色乡村发展道路;
 

乡村运营通过激活资源、
 

培育主体、
 

优化治理和价值实现

机制,
 

引导空间重构与功能整合,
 

优化乡村空间组织方式与空间结构,
 

共同推动乡村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
 

治理方式以及区域协作关系的全面现代化。

3)
 

基于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总体内涵和发展需求,
 

其空间运营路径可以从产业现代化、
 

生活现代化、
 

文化现代化、
 

生态现代化、
 

治理现代化与空间组织现代化6个方面开展。
 

针对不同的运营策略,
 

采取不同

的空间重构方式。
 

在实践中呈现出“单点突破—结构重塑—系统提升”的渐进逻辑,
 

根据乡村资源禀赋差异

与发展基础,
 

以优势领域为突破口,
 

逐步带动乡村“人”
 

“事”
 

“物”的整体现代化。

4.2 讨论

以乡村运营与空间重构拓展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新路径。
 

本研究阐明了通过市场化运营实现乡村现代化

的理论基础与空间响应逻辑,
 

强调了通过多主体协同与空间重构激活乡村地域系统多元价值的必要性。
 

然

而,
 

针对运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资本进入与集体治理的权力博弈、
 

运营商频繁更迭带来的项目停摆风险,
 

以及在追求“网红化”空间改造中对乡村本土性与生产功能的遮蔽等深层矛盾尚未展开充分讨论。
 

关于市场

波动、
 

运营商退出导致的乡村空间“二次闲置”、
 

农民如何实质性参与利益分配等现实难点,
 

以及乡村运营

的区位适配性和投资运营的市场风险等,
 

还需进一步思考和系统实证研究。
 

但作为破解乡村闲置资产浪

费、
 

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重要手段,
 

乡村运营在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
 

实现存量空间价值变现方面的成

效已有确证,
 

是实现乡村现代化与共富愿景的重要途径之一。
 

未来应在政策层面进一步理顺“规划—建

设—运营—治理”的协同关系,
 

强化村集体与村民的自主运营能力,
 

构建“运营商—村集体—农民”的共生

型利益共同体,
 

避免资本逻辑对乡村社会组织与本土文化的过度侵蚀。
 

因此,
 

如何建立“价值导向、
 

公平分

配、
 

动态预警”的乡村空间运营长效机制,
 

探索不同禀赋村庄的差异化运营边界与风险防控路径,
 

探索片区

组团式运营中的跨村利益再分配机制,
 

将是深化乡村运营驱动乡村现代化作用机制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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